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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者简介

1904年，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乌克兰沃伦省

奥斯特罗格县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在家里排行第五，小学毕业后，

因为家境贫穷不得不中途辍学，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乌克兰解放，15

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一名光荣的骑兵战士，多次同白匪英勇作战。不幸

的是，次年他便重伤退伍，离开了心爱的骑兵旅，前往乌克兰边境地区担任

共青团领导工作。192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年满20岁时加入了共产党，可是

由于长期参加艰苦劳作，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身体健康极大受损。到了1927

年年底，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写下了一部关于骑兵旅的英雄故事《暴风雨

所诞生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打算把它寄给战友们，但没想到的是，唯一一

份书稿在邮寄时被邮局弄丢了。

这次打击并没有让他绝望。1929年，25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病情恶化，

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第二年，他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该小说历时三年完成，刚一问世便在同时代人们心中激起强

烈反响。1934年，他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苏联政府又授予

他一枚列宁勋章；1936年，由于重病复发，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离世。

这位身残志坚的青年作家虽然生命短暂著作不多，却用一部《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他的一生正如文中所言：“人

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

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

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

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Introduction



闪烁崇高理想主义光辉的长篇小说

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青少

年必读的文学读物。作品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是那个时期亿万年轻人奉为

英雄楷模的学习榜样。书中如下一段话，被许多人抄录在本子上作为自己的

人生格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

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才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上

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1904—1936)。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贫寒，只

上了三年学，就开始干活谋生，13岁参加革命活动，投入对敌斗争，显示

出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得到了上级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他

就参加红军，奔赴前线同白匪军作战，在一次激战中，他浑身多处受伤，

被迫离开队伍。伤势刚有好转，他就先是到一家铁路工厂当助理电机师，

后又自愿报名参加突击队，投入到修筑铁路的艰苦劳动。在工地上，他染

上了伤寒，又患了风湿病，经常会处于昏迷状态。这场大病还未痊愈，他

又积极参加在第伯聂河上抢捞木柴的紧张劳动。1929年，他在双目失明、

全身瘫痪的情况下，选择了文学创作。翌年，他以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

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

小说1934年刚出版，就受到盛赞，获得了巨大成功。1934年，他被选为苏

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

创作上的卓越贡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这个英雄人物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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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一部描写新人成长历程和揭示新人优秀品质的闪烁着崇高理想主

义光辉的长篇小说。小说刻画人物以叙事和描写为主，同时穿插内心独

白、书信、日记、格言、警句等，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生动

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作品通过保尔·柯察金的成长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

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将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

起的时候，才能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攻无不克的钢铁战士。当有人问

作者为什么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书名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说：

“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才能什

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

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正是这个书名，十分形象又深刻

地概括了作家通过作品所要表达的极其丰富、耐人寻味的思想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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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脸皮松弛，身穿法袍，

颈上挂着沉甸甸十字架的胖神甫，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学生。六个学

生应声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瓦西里神甫的两只小眼睛闪

着凶光，在那凶光的扫视下，孩子们惊恐不安。

“你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

口气。

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视线投向四个男孩子，径自走到他们面

前，四个孩子早已挤成一团。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我们不会抽，神甫。”孩子们小声回答。

“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哪里来的啊？四个都不

会抽吗？快点，把各自的口袋翻过来看看，听见没有？”

三个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神甫仔细检查每个

学生的口袋，什么也没找到，便把视线投向第四个孩子。这孩子长着

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是木头人啊？为什么站着不动？”

那孩子强压心头的恨意，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说

完，他还摸了摸缝死的袋口。

“没有口袋，你搞这样一套！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糟蹋了面

团吗？你以为学校舍不得你这好学生吗？上回是你妈妈来求情，才给

峥嵘岁月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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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机会的。这次，就没那么便宜了。你现在就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

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教室里鸦雀无声，学

生们都噤若寒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保尔·柯察金赶出学校，只有

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天他们六人到神

甫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

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

保尔坐在台阶上发愁，他在想：回家怎么和妈妈说呢？妈妈在税务

官家里做厨娘，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她为她这个小儿子操碎了心，这

下怎么跟她交代呢？想到妈妈，他泪水满眶。

“我现在该怎么做呢？都怪这该死的瓦西里神甫。我自己也是，往

他家面团里撒什么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倒没事，我却很

有可能被赶出学校。”

保尔与瓦西里神甫早已不和。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老师罚他留

校，不得回家吃饭，但又担心他在空教室胡闹，就把他送进高年级教

室，安排他坐在后排。那天，高年级老师正讲天体知识，老师说地球已

经诞生数百万年了，很多恒星也运行很久了。保尔听到这儿，惊讶极

了，要不是怕挨骂，他早就站起来和老师说了：“您说的这些和《圣

经》上的不一样。”

保尔的母亲是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自己也信教，

他坚信上帝不久前创造了世界。他能把新约、旧约和所有祈祷词都背得

滚瓜烂熟，在《圣经》课上总得满分。他清楚地记得上帝在哪一天创造

了什么。保尔疑惑了，决定找机会问问瓦西里神甫，好弄个明白。等到

上《圣经》课时，保尔举手了：“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的和《圣

经》上的不一样，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

他刚说到这里，神甫尖叫着打断了他：“你在胡说什么？混账东

西，你是怎么学习《圣经》的？”没来得及分辩，瓦西里神甫已揪住他

两只耳朵，把他的头撞向墙，撞得保尔鼻青脸肿，最后还把他推到了教

室外的走廊上。回家后，妈妈也狠狠地责骂了保尔一顿。

第二天，妈妈找到瓦西里神甫，恳求他让保尔回学校。保尔对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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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又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任何人都不得侮辱他，他自然也不会忘

掉神甫无端毒打过他，他不露声色地把仇恨埋在心底。随后，瓦西里

神甫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侮辱他，把他赶出教室，从来不

关心他功课，罚他一连站几个星期的墙角。

往面团里撒烟末，谁也没看到，但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跑过来，围住了一声不响、愁眉苦脸的保尔。谢

廖沙不好意思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去帮助保

尔。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在教员室窗口探出头，他猛然一开

口，吓得保尔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他高声喊道：“让保尔马上来见我！”保尔只得忐忑不安地朝教

员室走去。保尔最终被学校开除了。

母亲只得揪着心带着保尔，去求车站食堂老板给他碗饭吃。老板

脸色苍白，双目灰暗，明显上了年纪。他瞥了保尔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母亲回答。

“让他留下吧，每月八个卢布。当班时，我管饭，干一天一夜，

休息一天一夜，两人轮流。不过，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会呢，我担保他不偷任何东西。”母亲诚惶诚恐地保证。

“让他今天上工。”老板吩咐着，转身对旁边的一个女招待说：

“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他顶替格里什卡，叫弗罗霞给他

派活。”女招待放下切火腿的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带着他穿过餐

室，走向通往洗刷间的旁门。保尔走在她后面。母亲赶紧跟上他们，小

声嘱咐道：“你可要好好干哪，别给我丢脸！”

保尔母亲忧郁地送走儿子，然后很不放心地走向门口。

洗刷间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盘碟刀叉像一座小山一样堆积在

桌子上，几个肩头搭着毛巾的女工，正忙着擦拭那堆小山。在两个大茶

炉跟前，一个比保尔稍大的男孩正忙个不休，他有一头乱蓬蓬的红发。

大木盆里盛着洗餐具时所需的开水，整个屋子都笼罩在雾气腾腾

中，新来的保尔根本没有办法看清女工们的脸。他茫然无措，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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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该干什么，甚至都不知道站在哪里才好。

济娜走到一个洗碗女工跟前，说：“弗罗霞，这是今天新来的小

伙计，顶格里什卡的缺。你给他交代一下吧。”然后，回头指着那个

叫弗罗霞的女工，给保尔介绍：“她是这里的领班，你的工作，她会

给你安排。”说完，她转身走出了洗刷间。

保尔轻轻应了济娜一声，然后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领班，等着她安

排。弗罗霞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上下打量了保尔一番，然后一边挽着滑

下来的袖子，一边用十分悦耳的声音响亮地说：“你的活儿不太难，小

朋友。你得一清早就烧开水锅子，一天都不能断了开水。烧锅所用的

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管。大家活儿多的时

候，你还要帮忙倒倒脏水、擦擦刀叉。这些活儿，累得够你出几身汗

的。”保尔听出来了，她说的是重音总落在“ａ”上的科斯特罗马方

言。这乡音，还有她红扑扑的脸、翘起的小鼻子，不禁让他有点高兴。

于是，他鼓足勇气，说道：“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呢，阿姨？”

话音刚落，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弗罗霞本人笑得更厉害。保尔

一下懵了，不知做错了什么。其实，弗罗霞只有十八岁。屋里蒸汽缭

绕，他没法看清她的脸。

在女工们的笑声中，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那红头发男孩。

男孩嬉皮笑脸说道：“我是临时帮忙的，还是去问你阿姨吧，她

会告诉你的。”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帮他解了围：“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

笑话了？孩子，过来擦叉子。”说着，递给他一条毛巾，“一头用手

拉紧，一头用牙咬住，把叉齿在毛巾上头来回蹭，一点脏东西也没有

才算干干净净。那些客人老爷们很挑剔，只要他们发现叉子上有一丁

点脏东西，老板娘马上把你撵走，那样，咱们可就倒霉了。”

保尔不解：“这里的老板不是男的吗？什么老板娘？”

女工笑了：“今天是她不在。孩子，你干几天就会知道了。我们

的老板说话不算数的，什么都得听他老婆的。”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各自捧着一大摞用过的餐具走了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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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中一个，四方大脸，宽肩斜眼，他催促道：“加紧点干！你们

还是这么磨磨蹭蹭，十二点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他看见了保尔，顺口问道：“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他用手使劲儿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新

来的，你得烧好这两个大茶炉，不管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现在已经

灭了一个，没灭的也快没火星了。今天，你第一天上班，也就饶了

你，要是你明天还敢这样，就等着吃耳刮子吧。明白吗？”

保尔一声不响地走向茶炉，他的劳动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他开

始卖力地干活。他知道，这里不比在家里。在家里，他可不听母亲的

话；在这里不行，他不想吃耳刮子。他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一会烘干

湿毛巾；一会给锅添上劈柴；一会提起脏水桶，将脏水倒进外面的坑

里……直到夜很深了，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朝下面的厨房走去。

保尔忙了一个通宵，筋疲力尽。早晨七点，一个脸又圆又胖的男孩

来接班，脸上两只小眼睛，显得有些流气。保尔已将茶炉烧开。男孩一

看，茶炉也烧开了，其他一切也都弄妥当了，便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用

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保尔疑惑地问：“不是七点换班吗？干吗六点？”

男孩凶巴巴地说：“我不管别人，你就得六点来。你也不好好想想，

刚来就想摆臭架子。要是你敢啰唆，我叫你脑袋上立马长个大疙瘩。”

男孩激怒了保尔。他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他忍住了。他铁青着

脸说：“明天我就七点来！你老实点，要说打架，我可不把你放在眼

里，你想试试的话，我奉陪！”对手没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全然

不知所措了，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

头一天总算平安过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保尔意识到谁也不能说

他吃闲饭了，现在，他靠劳动吃饭了。

太阳已懒洋洋地升起来了。保尔很快就要到家了，那所小房子，位

于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保尔到家门口时，他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

茶，见他回来，慌忙询问：“上工感觉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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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但他已经明白了。透过敞开的窗

户，他看见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有点忐忑不安。

“昨天回来的，这回不走了，在机车库干活儿。”母亲自然高兴。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背朝保尔坐在桌子边，听到保尔打开房门

的声音，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浓黑眉毛下的两道目光，显得特别严

厉：“英雄回来了？你可真够行的！”

保尔预感到，接下来的一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他有点怕阿尔焦

姆，但他哥哥并没有打他。他坐在凳子上，胳膊支在桌子上，目不转睛

地望着保尔：“这么说，你大学毕业了，各门学问都到手了，现在就去

倒脏水了？”保尔听不出这话究竟是嘲讽还是蔑视。

保尔紧盯着一块破地板，在内心研究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阿

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保尔知道自己不会被揍了，松了

一口气。喝茶时，阿尔焦姆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的情况。

阿尔焦姆挪开茶杯，对保尔说：“以前的事就算了，你以后可得

小心，该干的都干好。要是你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叫你好看。我

往后就在这儿干活，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

徒，你现在年纪还小，得学一门手艺。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你自己

要好好做人，要争气。”说完，他站起来，把上衣穿上，然后对母亲

说：“我出去办点事，大概个把钟头。”说完，他跨出了房门。从院

子的窗前经过时，他对保尔说：“我给你带回来一双靴子，还有一把

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保尔在食堂里辛苦干了两年，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这两

年来，他长高了不少，身体也更结实了。他经受了许多苦：在厨房烟熏

火燎地打了半年下手。那个有权势的厨头常给他耳光，因为他不喜欢这

个犟孩子。如果保尔不是特别能干活，早就被赶走了。

最忙时，保尔端着托盘，一会儿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一

会儿又刻不容缓地从厨房跑上来。跑来跑去，脚不离地。夜里，两个餐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13

室消停下来时，堂倌们就聚在储藏室里大赌特赌。他知道，他们每人当

一天一宿班，捞到的外快高达三四十个卢布，一次小费就是半个卢布、

一个卢布的。他们拿着这些钱大吃大喝。保尔认为，他们和那些老板都

一样，都是他的冤家对头，他憎恨他们。而任何一个女工，要是不肯以

几个卢布把自己出卖给食堂里有权势的人，她们是干不长的。

弗罗霞因为被恶霸普罗霍尔欺负而离开食堂后，保尔就更加烦闷

了。现在，一走进洗刷间，听到女工们的争吵叫骂，他就会产生空虚

和孤独的感觉。夜间休息时，保尔蹲在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眯

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这时的洗刷间只剩他一人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静得能听见炉子里发出的声音和水龙头的滴水

声。炉膛里的火时起时落，抖动着的火苗聚成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

尔一直觉得，应该有人在讥笑他、嘲弄他、朝他吐舌头。

新来的厨房小徒弟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平底锅也擦得锃亮，放

到架子上了。这时，值班厨师和女工们都在更衣室睡了，厨房已没有

别人了。克利姆卡总是在这个时候跑上来和保尔一起说说话，消磨时

光，他们俩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炉门前。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视线从火苗上挪开，克利姆卡第一次看到了他

无言的悲哀和忧郁的神情。

克利姆卡用胳膊支好身子后，问他的伙伴：“你今天怎么了？”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来这儿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

你说说，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像骆驼一样任劳任怨地干活，可我们

得到什么了？谁高兴了还奖赏你几个嘴巴子。我们是来干活的，可随

便哪个，只要他有劲，都能揍你。即使我们分身有术，也没办法伺候

到每个人啊，只要有一个伺候不到，我们就得挨揍……”

克利姆卡吃惊地打断他的话：“别这么大声，当心被人听见。”

保尔站起来：“怕什么，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的，这儿

简直就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是骗子，还是骗子。他们以为有钱，就

能把我们当作畜生。他们对姑娘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是哪个标致

点，但不肯服帖听话，马上就会被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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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你吧，克利姆卡，他们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

吭声呢？”保尔神情疲惫，坐在桌旁的凳子上，用手托着头。克利姆

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后，也坐在桌旁。保尔告诉他，听说是因为搞

政治，卖书的被宪兵抓走了。

“政治是什么呀？”

“鬼才知道呢！听别人说，谁要是反对沙皇，就是政治。”说

完，保尔耸了耸肩。克利姆卡听后，吓得打了个冷战。

保尔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很快就离开了食堂，原因也完全在

他意料之外。那是严寒一月的一天，保尔当完班，准备回家了，但接

班人没来。保尔要回家，老板娘不放他走。他只得留下来，再干一

班。夜深人静时，他已筋疲力尽了。但大家可以休息时，他还要灌满

几口锅的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没有水，于是他让水龙头开着，倒在柴堆上歇

会，没想到竟然睡着了。几分钟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响了起来，来水

了。水槽满了，溢出的水顺着瓷砖滴到地板上，可洗刷间这时是不会

有人的。水漫过地板，流进了餐室，流到旅客们的行李下面……不一

会儿，食堂就乱成了一团。

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正在另一个餐室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急忙跑了过

来，几个正当班的堂倌也立即跑进了洗刷间。保尔还酣睡着，普罗霍尔径

直朝他扑过来，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他头上。

早晨，阿尔焦姆皱着眉头，阴沉着脸，要求保尔告诉他事情的经

过。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阿尔焦姆穿上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

说，走出了家门。这天晚上，他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到，阿

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后，他才回到家里。那天晚上，阿尔

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道：“弟弟，怎么样？你好点了吗？”他

在保尔床边坐下，接着说：“我已经帮你讲过了，你到发电厂去做工

吧。在那儿，你还可以学门手艺。”

阿尔焦姆的大手，被保尔紧紧地握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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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沙皇被推翻了！”这则令人不敢相信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

这座小城。暴风雪中，一列火车爬进了车站，车上跳下来两个穿军大

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随即，车站上的宪

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被逮捕了。

城里人开始相信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人穿过街道，踏着积

雪，涌到了广场上。一阵喧闹、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后，城里恢复了

平静，只有在由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占据的市参议会大楼上空的那面

红旗表明着所发生的变动。但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

1917年即将过去，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而言，什么变化都

没有。只是在多雨的11月，许多陌生人出现在车站，他们大多是从前

线回来的士兵，他们都拥有一个奇怪称号：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都

要接受骑兵的刺刀或机枪的欢迎。

1918年春天的一天，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后，三个好朋友跑出

来，躺在保尔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这时，公路上传来了马蹄声。许多

人和车辆，从树林里和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公路近旁，有十五六

个人骑着马，朝这边走来，马鞍上横放着枪。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

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上衣上别着红蝴蝶结，胸前挂着望远镜；

另一个和他并排着走的，看上去很英武。

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捅保尔：“瞧，我说什么来着？看见红蝴蝶

结了吧，准是游击队。”他们越过栅栏，跳到大路上去了。

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目睹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从石子路上隆隆

驶过的，是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直

到队伍在市中心停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三人才回家。

游击队把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里，当天晚上，四个人在指挥部开

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是个已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

是指挥部成员。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明天一早撤”，留下水兵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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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来在车站工作，并决定把本地存放的两万支步枪发给工人和老百姓。

第二天早晨，保尔从发电厂回家来，一路上他看到拿步枪的人越

来越多，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加快了步伐。在列辛斯基的庄园附

近，他昨天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人正准备出发。

保尔急忙去找谢廖沙，但他不在家，他的母亲看了保尔一眼，不

满地说：“天刚亮时，他就出门了，鬼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说是什

么地方在发枪，他准是在那儿。真拿你们没办法，比瓦罐才高两寸，

也要跑去领枪……”

保尔早就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拼命朝领枪地点跑去。他跑过两

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两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

他，问他从哪儿搞来的枪。“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枪呢，不过，全都

拿光了，一支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堆空箱子了。我一共拿了两支。”

小男孩有些得意扬扬。

“你有一支，就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

气说着，并上去抢小男孩的枪。小男孩气得要命，朝他直扑过去。保尔

端起刺刀，后退一步，对孩子喊道：“快走开，当心刺刀！”

小男孩哭了起来，但又没办法，只好一边骂，一边转身跑开了。

保尔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

那天晚上特别欢畅。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一群年轻人高声

说笑。“保尔！”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收起正拉着的手风琴，穿过马路，朝家跑去。他一把推开房

门，看见罗曼坐在桌子旁边，他是阿尔焦姆的同事，另外还有一个陌

生人。阿尔焦姆对那个陌生人说：“他就是我弟弟。”陌生人向保尔

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这个陌生人叫朱赫来。

“是这样，保尔。”阿尔焦姆对弟弟说，“前几天，你不是说你

们厂的电工病了吗？你明天去问问，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要

是行的话，你回来说一声。”

朱赫来插嘴说：“我明天跟他一块去。我自己跟老板谈吧。”

保尔说：“当然是要雇人了。因为电工斯坦科维奇生病了，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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